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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艾特玛托夫对曹文轩小说创作的影响

傅　娆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０８１）

摘要：曹文轩在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史上拥有不可忽视的地位，他的创作曾受俄苏文学的隐秘影响。其中，

艾特玛托夫元素深度参与了曹文轩风格的构成，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成人—儿童”视角下的回忆叙

事；温情模式中的苦难主题；象征与幻想的艺术手法。曹文轩将艾氏元素巧妙地融入自己的作品之中，

形成其忧郁的创作风格，是中国儿童文学借鉴世界经典文学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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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文轩是中国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成长起来的第四
代儿童作家的代表，以 《草房子》《红瓦》《青铜

葵花》《根鸟》《山羊不吃天堂草》等系列儿童小

说著称海内外，他于２０２０年面世的长篇小说 《樱

桃小庄》依然延续了以往恒定的古典美学风格。

可以说，曹文轩创作中呈现出独特的美学姿态和稳

定的美学追求，这使他成为儿童文学中不可忽视的

存在。作为一位成功的学者型作家，曹文轩的创作

不仅得益于传统文化的滋养，还得益于外来文化的

影响。在这方面，学者汤锐敏锐地发觉了曹文轩

“浪漫气质”的隐秘来源，他作品中的 “忧郁风

格”与 “影响创作个性的东西”［１］或许来源于艾特

玛托夫、海明威、高更、凡·高、安徒生等人。当

然，我们还可以从其创作中辨析出更丰富的外来元

素。然笔者认为，艾特玛托夫元素深度参与了曹文

轩风格的构成，分析艾特玛托夫对曹文轩创作的影

响应可推进对曹文轩创作特色与创作成就的认识。

一、“成人—儿童”视角下的回忆叙事

曹文轩对苏北农村的童年回忆是他小说中的主

体内容，他在回忆的过程中过滤和重塑了童年，读

者由此感受到了油麻地、红瓦房、大河、芦荡、白

帆等浸染着忧郁色彩的意象，以及由顽皮的伙伴、

温柔的女教师、白发老奶奶、严肃的父亲等类型化

的人物角色共同构成的儿童世界。在这里，儿童视

角 “意味着自然化与感官化”，成人视角则承担着



“小说叙事人的重要角色”［２］。曹文轩的创作，时

常着墨于一些令他印象深刻的人和事抑或空间上，

小说的节奏随着作家本人的回忆思绪放缓，最终作

家与儿童的双重身份在纸上相遇、重叠，共同构筑

了一个以儿童视角为基点的回忆世界。这种回忆叙

事的运用手法与艾特玛托夫不谋而合。

２０世纪上半叶，俄罗斯文学中的童年叙事呈
现出 “成人—儿童”两种视角和 “过去—现在”

两种时态的交融，作家立足当下回忆过去时，往往

也是在表现对故土的深厚情感，企图从个体的回忆

中寻找到共同的民族特性。艾特玛托夫曾强调：

“记忆是我们铁面无私的良心，而善心是绝不允许

一个人背叛他精神上的更高理想的。”［３］为此，他

非常喜欢运用 “回忆”的形式，即安排一个人物

作为叙述者，由 “我”的回忆引出故事，如 《查

密莉雅》；或由 “我”间接地讲述自己听到的旁人

的故事，如 《第一位老师》。作者将小说要讲述的

故事转化为主人公的回忆，利用讲述者的 “当下”

与故事发生的 “过去”之间的距离，以及双重视

角的交错，将故事的气氛推向遥远的过去，整部作

品弥漫着追忆的韵味，在善与恶、过去与现在的对

比中，照见一条通向真善美的求索之路。

受俄苏文化影响深刻的中国当代作家从中汲取

了养分，正如曹文轩在 《中国当代文学的国际文

化背景》中说道：“从题材选择，主题思想的表达

到结构安排、矛盾纠葛等方面都可以看到 （中国）

所受的 （俄苏文学）影响。”［４］曹文轩也不例外，

作为学者型作家，他敏感地捕捉到了张承志小说中

的艾氏特色，“我们不难从张承志的 《黑骏马》中

感到艾作品中那种舒徐悠扬的旋律”［４］，所谓的

“舒徐悠扬的旋律”，就是指创作中回忆的叙述方

式。曹文轩潜移默化地接受了艾特玛托夫的影响，

并在文学创作中运用了回忆叙事，当然，他的经历

和创作意图使他聚焦于 “成长回忆”，而非艾特玛

托夫和张承志笔下的 “历史回忆”。

曹文轩遵循着古典主义者追求美感的创作理

念，而美好情感的萌发往往伴随着对美的审视与追

求，因此他致力于展现儿童视角中纯美的成长世

界。“我比较向往诗性，儿童文学、儿童视角能帮

我实现、达到我向往的目标，满足我的美学趣

味。”［５］在儿童视角下，作者从儿童性格出发，过

滤掉了成人世界中的功利因素与钩心斗角，同时还

原了成长过程中细腻的内心活动和冲突。在 《草

房子》中作者以儿童桑桑为视点人物，描绘了他

眼中纯美的情感世界。桑桑对纸月产生了朦胧的情

愫，纸月是 “美”的化身，她的美感触动了桑桑

的心，桑桑逐渐从欣赏 “美”的旁观者成长为保

护 “美”的小英雄。桑桑对蒋一轮和白雀的爱情

的关注，同样源于对美的感动。在蒋老师的请求

下，他充当了勇敢的小信使，在蒋老师与白雀之间

建起了一座传递爱情的桥梁，桑桑意识到他通过此

举有幸瞥见 “成人世界”的一角，这让他 “有了

一种拿了入场券，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而提前进入

了场内的优越感与得意。”［６］８０曹文轩笔下的儿童视

角和儿童心理并不是静止的，而是一个从孩子向成

人过渡的动态过程，复杂的人性和生命体验没有被

简单地过滤掉，而是以一种半知半解的状态反映在

儿童内心，桑桑、根鸟、青铜、明子等人正是在懵

懂中逐渐成长，认识成人世界。

而在对儿童成长的刻画中，作者经常运用成

人的视角对成长的岁月进行回视，这种对童年叙事

的干预意在突出创作的教育特征。懵懂到青涩、成

熟向理性过渡时形成的张力就是成长的过程，其中

蕴含有诉说不尽的成长的烦恼与忧郁。桑桑经历了

人生的大起大落，内心十分茫然，“人间的事情实

在太多，又实在太奇妙……他不知道，是不是所有

的人，都是在这一串串轻松与沉重、欢乐与苦涩、

希望与失落相伴的遭遇中长大的。”［６］２８１这段话是作

者作为成人经过时间和经验的沉淀后回望儿童生活

时，对成长甚至人生的总结，独属于桑桑的个体经

验在这里上升为普遍的认识。这种 “儿童—成人”

视角的交替运用在 《红瓦黑瓦》中表现得更加明

显，文中不停地穿插着叙事标记，例如：“后来的

日子里，我几乎时刻都能看到他这副汗淋淋的如同

在梅雨季节里走过的形象。”［７］２ “日后，我投身于

文学，与她的启蒙密切相关。”［７］１３０ “按理说，艾

雯的故事到此本应该结束了，但就是结束不

了。”［７］１５５这些叙事标记的反复出现，提醒着读者作

品中存在两个林冰的形象，一个是少年时期懵懂无

知的林冰，另一个是成年后有清晰认知的林冰。在

前一个 “我”的眼里，世界美好而纯粹；后一个

“我”则用成人眼光来俯视这段年少经历，添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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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忧郁与理性的色彩。这种视角转换在 “我”

的人生面临重要事件或重要人物时频繁出现，让整

个故事演变成了叙述者林冰在时过境迁后对往事的

追忆。虽然林冰的回忆中充斥着成人复杂的利益纠

纷和冷酷的现实，但是作者并没有避开儿童，而是

引导读者反思普遍的人性。

曹文轩借鉴艾特玛托夫的创作经验，将儿童与

成人两种视角巧妙地结合，在现在与过去的反复摆

荡中，两种价值观彼此延伸、相互渗透。一方面，

他用儿童视角将读者引入一个爱与美的成长世界；

另一方面，他用成人的目光缓缓道出现实的真相，

折射出理性和思辨的光芒。

二、温情模式中的苦难主题

“苦难”是曹文轩在儿童小说中着重讨论的主

题，在他笔下，少年们经历生存或精神困境的考验

后，蜕去幼稚，实现真正的成长。他认为，“苦难

其实是我们成长过程中的一些无法回避的元素，我

们要成长，就不能不与这些苦难结伴而行。”［８］相

对应地，他的创作中呈现出 “受难—新生”的叙

事模式，这种 “受难意识”有一种朦胧的宗教情

怀，这在中国儿童文学中十分罕见，但如果把它纳

入艾特玛托夫小说的语境中来解读的话，缠绕在它

身上晦涩的成分将消减不少。

“俄罗斯文化的基本命题是宗教”［９］，艾特玛

托夫继承了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传统俄罗

斯作家的罪感文化和忏悔意识，执着于信仰与宗教

精神，以此找到自我忏悔和道德完善的道路。作者

本人的童年经历也影响了他对苦难的看法。姑妈和

祖母曾在物质和精神上给予了他巨大的支持，让他

感受到劳动人民力量的伟大。虽然艾特玛托夫没有

突破俄罗斯文学传统根深蒂固的影响，但是他最大

限度地扩展了对苦难的理解。纵观其三个创作时期

的作品，他始终坚持从苦难中挖掘人性之美，歌颂

善良、坚韧与一切美好的品质———这就是对苦难的

诗化。正如他所说：“我试图通过宗教完成一条通

向人的道路。不是通向上帝，而是通向人！”［１０］从

早期的 《查密莉雅》、中期的 《早来的鹤》，到轰

动文坛的 《白轮船》，艾特玛托夫笔下的孩子们用

自己的行动表示不屈服于邪恶与苦难的决心，这一

抹鲜亮的色彩照亮了黑暗，驱赶走了笼罩在人们心

中的乌云，作者借此传达出自己的创作意图：

“善，是不可战胜的。”［１１］２４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中国文坛在 “伤痕文学”

“反思文学”中逐渐形成将历史苦难审美化的文学

现象，当代作家在吸收外来文艺思潮的同时，探索

出各自独特的叙述苦难的道路。其中，由于苏联的

社会结构与社会问题与中国相似，苏俄文学成为中

国当代文学一个重要的影响源。新时期的儿童文学

也顺应了文学潮流，承担起叙述苦难、反思伤痕的

历史责任，如刘心武的 《班主任》、王安忆的 《谁

是未来的中队长》等，曹文轩也凭借 《再见了，

我的星星》《弓》等短篇小说在这一时期的少年小

说中占据一席之地。可以说，身处于这一环境中的

曹文轩或多或少受到了俄苏文学中苦难意识的影

响。曹文轩在编写大王鸽文库 《写在雪地上的书》

（天天出版社，２０１６年）时，将艾特玛托夫的 《艾

涅塞河畔》（《白轮船》节选）在内的四篇俄国儿

童小说收录在 “悲剧的力量”的合辑中，这种举

动足以见其对俄罗斯苦难文化的认可和接受。

曹文轩从艾特玛托夫的创作中学到的是苦难如

何给人以启迪，以此发挥作品更大的精神力量。因

此，他的早期作品往往带有温情的救赎意识。比如

《弓》，弹棉花的黑豆儿因为火灾失去家产，人们

同情他的遭遇，从顽童、小提琴家、路过的官员到

老奶奶，都力所能及地给予帮助，黑豆儿也在温暖

的人际关系中愈合了伤口。在 《哑牛》中，哑牛

被贪财的老婆子陷于不义的境地，哑牛最终用行动

让居民们认清后者的嘴脸，实现惩恶扬善。曹文轩

接受影响的落脚点在于文学使命感，他明确提出儿

童文学作家是 “未来民族性格的塑造者”。作为一

个心怀悲悯意识的作家，他选择用苦难为手段而非

目的，锻炼少年们获得承受磨难的韧性和 “优雅

风度”。曹文轩的后续创作将温情模式运用得更加

娴熟，并以以下两种方式展开：其一，设置引路

人。作者塑造了许多引导孩子前行的人物，在引路

人温情的呵护下，主人公实现了生命的超越。《草

房子》中的桑桑重病，是温幼菊帮助他走出了对

死亡的恐惧和茫然。温老师向桑桑讲述自己重病时

的经历，她将奶奶留给她的全部财产 “别怕”两

个字送给了桑桑，在代与代、人与人的传递之间，

这个词语所承载的意义实现升华，桑桑感受到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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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师生亲子、超脱世俗的 “大爱”的力量，它

简单却格外强大，甚至能战胜死亡带来的恐惧。在

《细米》中，梅纹通过 “雕刻”这一行为怀念自己

的父母与童年，并将爱以艺术的形式继续延续下

去，在美与爱的双重熏陶下，细米走出了孤独，获

得健康全面的成长。其二，促使少年们实现自我蜕

变。苦难中本身存在向善的力量，苦难不等同于毁

灭，作者在苦难中彰显孩子无所畏惧、与命运拼搏

的姿态，以此激发读者心中对美好品质的向往。比

如 《海牛》中，绝境激发了少年对奶奶的感恩之

情，奶奶搓草绳的形象浮现在脑海里，将苦难化为

“充溢着甘美的幸福”，为了亲人，一切付出都是

值得的。对海牛的恐惧也逐渐变为有审美意味的欣

赏：海牛成为一个理想化的 “超我”形象，征服

了海牛，就相当于上升为一个比它更高级的存在。

精神困境也是苦难的一种形式， 《山羊不吃天堂

草》中的明子在经历了欺骗与投机后，决定携款

私逃，可是山羊的形象不停地萦绕在眼前，最终让

他明白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应该有尊严地放弃。

但是用善和温情来处理一切，作品也有陷入虚

无和神秘的倾向。评价艾氏创作后期的 《断头台》

时，评论家科尔日诺夫表示：“怎样同这样的邪恶

做斗争，只是用个人的自我牺牲和道德行为吗？而

那些对抗科奇科尔巴耶夫和坎达洛夫的社会力量何

在呢？”［１２］用温情的救赎化解社会层面的冲突的做

法，隐含一种顾影自怜的哀伤和脱离尘世的孤高

感，却未能深入地探讨社会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方

法。学术界对曹文轩的创作也有过类似的争论，朱

自强先生曾几次指出曹文轩对苦难的定义的时代性

脱节：“它们有一种不适宜的脱离少年生活的大而

空洞的和华而无实的诗化现象。”［１３］例如 《细米》

等小说中，沉重的 “文革”背景被远离尘世的乡

间生活所架空，作者用乡土价值反拨城市文明，甚

至导致了创作的去社会性、去历史性。确实，曹文

轩对苦难的描述在一定程度上缺乏一种切肤的痛

感，缺乏生活细节的补充。他本人曾表示：“浪漫

主义的归宿只有两个：或是宗教或是田园。”［１４］或

许连曹文轩本人也不自知，艾特玛托夫的归宿属于

前者，而他则走向后者。

三、象征与幻想的艺术手法

“所谓 ‘假定形式’，是苏联文艺中的一个专

门术语，指的是不以生活本身的形式反映生活的艺

术形式，即非写实的形式，具体说来，包括象征、

寓意、神话、变形、怪诞、魔幻等。”［１５］艾特玛托

夫用神话、梦幻等假定性艺术手法观照现实，形成

浪漫主义形式和现实主义内容相统一的独特风格。

虽然曹文轩后期的创作涉及幻想小说，但是早在现

实主义题材中已经有了许多假定性形象。如，象征

和幻想的艺术手法。对艾氏神话诗学的借鉴，或增

强了文字的艺术表现力。

（一）象征性的自然意象

象征作为一种表达方式，指的是借助特定事

物，表达某种精神或寓意。艾特玛托夫擅长运用具

象象征。如 《第一位老师》中反复出现的 “白杨

树”，它是玖依申扎根贫困乡村、建立教育事业的

崇高品质的象征，也是玖依申和阿尔狄娜依沉默的

爱情的象征。又如， 《永别了，古利萨雷！》中的

骏马古利萨雷与主人塔纳巴伊互相印证的命运。艾

特玛托夫创作的现实目的性强烈，对他而言，假定

性形象 “是思维的方法，是一种认识现实，解释

现实的方法。”［１１］２０８他的象征是为了反映社会中人

与人、人与环境的关系，使善与恶、好与坏等对立

的品质在象征中鲜明地映衬出来，从而向读者准确

地传递他的情绪和暗示。

曹文轩曾表示：“张贤亮的 《河的子孙》 《肖

尔布拉克》在结构上借鉴了他 （艾）的 《永别了，

古里萨雷！》和 《我的包着红头巾的小白杨》。”［４］

这里，他把握住了独特而鲜明的艾氏元素———有象

征意义的自然意象：骏马古利萨雷和塔纳巴伊同构

相融，形成不言自明的对位等同；张贤亮笔下，魏

天贵和 “黄河”在若即若离的描写中显示出声气

相通。“包着红头巾的小白杨”的形象也影响了包

括张贤亮、路遥在内的当代作家欣赏女性和爱情的

方式。曹文轩则以故乡的自然意象为底色，融入了

艾特玛托夫的神话诗学，为他笔下的景色注入了自

己的生命感悟和精神诉求。

江苏盐城地区水网密布、河沟纵横，对水环境

的熟知程度构成了曹文轩小说中自然环境描写的现

实基础。一方面， “水”是构成生命的基本元素，

它具有创造、新生的意义。如 《草房子》中的杜

小康在河水的包围下与世隔绝，却在短短几个月迅

５１第５期　　　　　　　　　　　　　傅　娆：论艾特玛托夫对曹文轩小说创作的影响



速成长起来，杜雍和在水中初次失去的 “财富以

及它带来的优越、自足与尊严”，和在水的考验中

失去的与命运抗争的欲望，都以 “水”为媒介重

新回归到了后代杜小康身上，为他带来精神上的蜕

变。另一方面，由于江南地区阴雨连绵、地势低

洼，洪涝灾害时常袭击着人们，让平民百姓流离失

所，“水”也象征着未知与危险。《青铜葵花》里，

“大河”不知从何而起，也不知何处而终，就像流

逝的生命之水，无常地带走了葵花父亲的生命，又

在涨水时期卷走了青铜、细马的家。水的另一种形

态是 “雾”，《海牛》中少年被一片茫茫大雾阻碍

了视野， “水”在这里代表着一种恐怖、绝望的

氛围。

和艾特玛托夫一样，曹文轩也经常运用动物意

象来寄托某种寓意。如 《根鸟》中的 “白马”一

直充当着根鸟象征层面的引导者，它源自少年内心

深处的寻梦意识，依靠它的引导，根鸟不断汲取能

量，突破自我。在根鸟抵达大峡谷时，一向驯服的

白马突然表现出抗拒前进的动作，后来的一切证明

大峡谷的美梦不过是长脚等人的骗局。深夜，当根

鸟万念俱灰，自暴自弃地放弃关于紫烟的幻觉时，

白马的嘶鸣声又唤醒了根鸟的逃跑欲望。其他人却

表示从未听到过马叫声，这再次证明 “白马”并

非无生命的工具，而是根鸟内心深处的寻梦意识投

射出来的象征物。

在这几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曹文轩笔下

的象征具有更强的抽象色彩，它的象征甚至有暧

昧、含混的意味，而非艾特玛托夫的直射式象征。

根据作家古典主义审美理想的创作追求，象征意象

随之产生了新的艺术特点。相较有鲜明创作意图的

艾特玛托夫，曹文轩更加追求具有抒情性的风情与

意境所带来的 “情调”美，他认为这种 “心荡神

摇、醉眼蒙
"

”的美本身具有感染人心的力量，

因此，他的自然意象在大多数时候融入了风景描

写，并不具备统领全文的作用。

（二）幻想与现实的交织

幻想的艺术手法也是两位作家的共同特色，它

指的是作家或者作品人物的心理体验、情感投射的

虚拟世界。一般情况下，作者会呈现出现实时空与

虚拟时空互相交融的时空形态，由此向作品注入哲

学深度。如艾特玛托夫的 《断头台》中阿弗季幻

想基督受难时千年前的时空；《白轮船》中孩子化

身为鱼的梦想；《一日长于百年》中曼库特的传说

等等。它们以梦境或神话的形式与现实交融，使得

现实与虚幻的界限变得十分模糊，两者之间形成相

似或相斥的张力，在不同的时空中互相辉映，传递

出人物的情绪和作者的创作意图。

曹文轩深受这种艺术方式地打动，赞美 《白

轮船》道：“（它）通过一个七岁孩子的悲剧性故

事，把富有寓意的神话、孩子的幻想与严酷的现实

紧密交织在一起。”［１６］曹文轩借鉴了艾氏的幻想艺

术，在虚构时空中映射出主人公的内心，同时为故

事增添了诗意的美感。

曹文轩在 《根鸟》的自序中写道：“一个少年

成长在现实与梦幻之间”，故事用梦境的方式来表

现人物的心境，梦这个虚拟时空就是根鸟生命渴求

的内在投射，是他内心渴望成长、渴望冒险的意

识。随着心路历程的变化，梦的内容也随着变化。

梦境成为一种隐喻，梦里的少女紫烟和根鸟形成了

一种整体对位的关系，两个不同时空的人互为镜

像。结尾处，根鸟骑着白马找寻到梦中的大峡谷，

作者并未描述紫烟到底身处何方，又是否存在，因

为一切已经不再重要，在根鸟找到梦中峡谷的那一

刻起，现实与梦境相交融，两个人在同一个时空合

二为一。又如，《细米》中细米做了一个关于变成

鱼的梦，这个梦看似光怪陆离，实际正映衬着细米

现实世界的处境和心理状态。在梅纹来到村庄之

前，细米与周围环境一直处于隔阂的状态中 （鱼

不适应水环境）。在现实中， “白栅栏”见证了细

米与梅纹的感情，它在小说中的每一次出现，两人

的情感世界都在审美距离中产生诗意的涌动 （梅

纹以 “白栅栏”的形态出现在梦中）。而细米害怕

梅纹的离去，她的离去意味着自己的再次孤独，所

以细米不停地追逐着她的步伐 （鱼不停地追赶、

跨越 “白栅栏”）。与根鸟一样，在承受痛苦后实

现了自我超越。

艾特玛托夫将苏联现实生活中的具体事件放在

历史的广阔背景上来透视，使作品拥有超越具体事

件的深刻意蕴。曹文轩则在儿童世界里开拓出一片

异质空间，用梦境的指引来表现主人公变幻的心理

活动，但是他消解了艾氏宏大叙事中的批判力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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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厚度以及嵌入式的艺术结构，把诗意与美感注

入虚拟时空中，将它消化为自己古典美的艺术风格

的一部分。

四、结语

通过以上三个层面———叙事、主题、艺术手法

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到，曹文轩在艾特玛托夫身上汲

取了丰富的文学营养。但是曹文轩并没有停留于表

面的模仿，在接受影响的同时，他利用本土文化与

外域文化的有机结合，创造出属于作家个人的独特

风格。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中国儿童文学得到了
长足的发展，尤其是进入２１世纪后，更呈现出一
种开阔的面貌，曹文轩获得国际安徒生奖即是一种

明证，这种成就与儿童文学自觉的艺术追求是有关

的，包括汲取外来养分以壮大自身，然而 “儿童

文学的跨文化比较研究”这一选题并未得到学界

足够的关注。把儿童文学放到中外文学关系中这一

宏观背景中来体察和评估，或可获得更加丰富的参

照，继而省视本土文学的得失与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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